
爱欲录风物深度

爱欲录：我原来是被人轻视的Hi Hello Gay？

先打招呼，先关心对方，非一对一的关系里也有高低和输赢之分吗？

一个苗条肌肉男子在健身房做运动的剪影。图：GettyImages

一则消失的动态

K很快删掉了那一则动态。

先旨声明，尽管K身材健硕，这一则动态并没有图，只是他用黑色底板讲述了他刚刚的遭遇。他在健身房遇到一个自己看对眼的人，通过定位搜索到了对
方，然后主动say hi。

对方应该是给出了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回应，也可能，根本没有回应。总之，K的心情很不好。他在这一则文字的结尾写，“想不到，我竟然被当成一个Hi

Hello Gay。”

对方的反应伤害了K，在我印象中，K永远只是身形爆fit的出现在各种图片和限动里，几乎连半点感性情绪也没流露过。这一次，他竟然特地发了这一则文字
限动，也很快删除了，他的自尊甚至不许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沮丧。

他说自己不是万人迷，这个讲法也并不是过度谦逊。K的身形健硕到更像是一个健美运动员，而不是那种通常在各种社交媒体让人流口水的美型男，他的五
官不讨厌，但似乎的确也不会特别让人产生欲望。不过无论如何，身材健硕的男性在同志群体中再普通也不会是食物链底端，我猜测K过去的社交体验从未
如此挫败，以容貌先行的男同志社群中他哪怕再普通，主动招呼还被冷待绝对少之又少。

“不少人喜欢我，不少人也没有任何感觉，这都很正常，只是想不到我的主动让我被judge了，”他无法相信自己被当作一个Hi Hello Gay。

我看到动态的时候，本想说些什么安慰K。打开对话的那一刻，我突然也意识到有些不对。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无意间追踪了他ig，日常没有任何有价值互动
的人。我的身形浮动在普通加减一，肚子可以轻易变成肚腩，饮食稍微放纵体型就会冲破衣服码数，不紧实也不丰满，如果在这一刻我输入问候，跨越终端
表达关心，可能我就变成了那个Hi Hello Gay。

退出再打开，我看着K的动态消失了。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电，等等，应该，我就是K最看不起的那种所谓Hi Hello Gay吧？

对号入座？

K匆忙删去的动态里，并没有多解释他所讲的Hi Hello Gay是哪一种人。我倒是莫名对号入座。

是的，K的母语是英文。我用中文转述他的内容，独独不知道Hi Hello Gay应该怎么讲比较好。这个词原本是Hi Hello Guy或者Hi Hello Girl，指在约会场
域里会频频或者大量发出问好，却并不会深入谈话的人，这种人只是讲扩大自己约到对象的机率。当同志群体的约会app普及之后，这个词转为Hi Hello

Gay似乎也不奇怪了。

K的语境与异性恋所谓的Hi Hello不太一样，既然是在外临时遇到打招呼，对方又怎会知道你四处hello？他就更没有理由因此不快。我理解他说的Hi Hello

Gay，有一种谁更主动的要素，谁主动谁就落了下风，谁就输了。更何况对方还“打枪”，当然也就愈发令原本比较自信的K生气。他何曾想过自己会被当作
低人一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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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男士在拥抱。摄：Imagine China

在同志族群的交友模式里，总是带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绝。我对号入座的原因，可能是我在对话里真的很主动打招呼，也不怕被拒绝。还有，我的确有
一份长长的“朋友名单”。

我刚刚三十过半，外型身材皆普通，爱和性关系来得不难，但也不容易。前几段恋情结束之后，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浪漫关系的“躺平”期。在那些关系里面，
我发现自己总是不能完全展露自我，有时是不能自如地表达意见，有时难以和对方谈论我自己的爱好，似乎我需要的是一个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的人，但相
处却未必是浪漫的，有时候身体已经进展到某个地步了，发现心理却还是拘束的。干脆，某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想，不如就发展一些亲密的非恋人关系
吧？如果很难找到可以彼此欣赏真实的对方，那就不如直接欣赏部分。

于是结交的这一群人，有的发生过关系，有的只是朋友，聊一些无法跟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说的话题。这一群人的交际网络都是辐射状，固然大家各自有偏
心，却也谁都不是无法取替。

不少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都选择了“部分”的关系，比如性伴侣，比如“炮友”，也有其他难以界定的关系。这种“部分”的浪漫关系，在同志族群中太过普
遍，同时它又不能被经营，因为大家心目中需要的是“匹配”，是条目清楚的需求，或者也就塑型了对Hi Hello Gay的定义，以及对处在这个位置的人的无形
鄙视。

当欲望和不安降临时，我们所能做的，好像也真的只有不断Hello，直到找到一个人，可以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同志的亲密关系，一边是无休止的性爱，一
边是无休止的心理依赖。

大概因为外型平平无奇，我完全不介意主动说Hello，也先把拒绝常态化。对于像我这样隐藏群体，我们的“归宿”可能就是做一个Hi Hello Gay，不断试着去
开启对话，试着看看能不能发生一点什么。不知为何，同志心态上遭遇“拒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一番体验下来，实际并没有很多人想像的恐怖。固然有
一些人很无礼，但也有好些真的有下文，喜欢这样平凡肉体和外型的并不是那么边缘，大有人在。为什么长久以来，同志群体都在努力制造焦虑或污名化自
己呢？还真想不明白。

关心就输了？

Hi Hello Gay在这个不求交往的交际之中，不只是谁先开口追求，谁先开口试探，也包括谁先开始关心，谁先开始试着理解对方的生活，一旦流露出这种感
性，往往被视作率先踏入“禁区”，同样也“低人一等”。

M在本城名校攻读博士。认识初期我们即在一个根本不常用的app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乱聊天。一开始大家互相客气，哪怕解决欲望，结束之后还要说谢谢。
某一天不知道谁起头，聊起了已是死胡同的政治。并非见解相近，似乎因为想法上能共感对方的处境，M和我开始在对话里加一些小的黑色幽默，那天突然
多聊了一个小时，他甚至告诉了我自己真实使用的英文名。当第二天我主动打招呼留言问他过得怎样，言语间提及他学校的活动，M很久没有出现。

后来M重新上线，间隔从初期的一周几次变成数周一次，对话也严格恪守狭义调情的标准，止于身体反应。然后他说自己打算交往稳定女友然后结婚，网上
的特定行动就此作废。你没看错，这竟然是2020s发生的对话。



一间香港 Gay Bar 的晚上。摄 : Anthony Kwan/端传媒

可是M真的需要一个稳定女友吗？未可知。但我却想，那也拿来当作了借口，因为我一旦在他的心里转成一个Hi Hello Gay，抑或，我变成了一个在对话中
撒石子铺路的人，变成一个对他的真实生活“动情”的人，我们之间的张力似乎就被他扔进海沟里了。

这十年来，看网上的速食聚落，最常用的字眼是“止于网路”，即便是同婚通过了，大家依然离不开游戏，只想根据高潮来连结。

其中也许有两个因素。其一是事既然出于冷漠，欲望以往就没必要联络，没有必要联络。那主动说Hello自然就神憎鬼厌，其二是对于这种狭窄的情感区域，
自然就要求清除记忆储存，可这又与我们现已丝丝入扣的网路生活有矛盾。曾经夜店寻欢的年代，早上穿好衣服离开，也根本就没有联络方式了；现在顺藤
摸瓜，在哪个平台遇到，多少总要互相验收，验收渠道也是所谓“犯罪现场”，浪漫之后立刻封锁实在太冷酷了，人只要有点礼仪也做不到，很多人便冷处
理，每每认识限定版的“对象”，便如填海一般，让他们沉积在联络人的最最最底。

所以对M来说，我是赃物，是与他的严肃学术身份相矛盾的罪证，如果我只待在盒子里倒也罢了，我的Hello却企图打开盒子，过问他的学习和生活。于是，
我只能被告别。

为什么他们没有？

台湾曾经有一档谈话节目，有一位女主持非常受同志群体欢迎，粉丝遍布中港台。我看过一些，感受非常讶异。这位女主持人在节目中开的玩笑广受欢迎，
常被模仿，还变成了迷因。可几乎所有的这些笑料，都是充满了身材和容貌焦虑，充满了等级观念，还有“雌竞”。或者为她开脱也大有人在，强调那只是节
目效果。可据我观察，不是的。同志们私下用她的迷因来开玩笑，这些文本并没有止于玩笑。它们最终内化成了一种价值观。节目中的她常常搞笑说自己不
能输，节目下的同志们也不能输，大家都在较劲。

这与Hi Hello Gay有什么关系吗？当“不能输”的焦虑和比较占上风时，大家不期然地以Hello为耻，男同志的网路社交，充满毒素。也可能在真实生活中也充
满毒素吧，总之陌生人在社交平台如果没有营造出任何迎合择偶标准的视觉效果，哪你就是不存在的人。健美，壮硕，运动，或者斯文美型弟弟，你必须是
这几类人才会被人放在眼里。你的年纪也要恰好，大学生或者初出社会最受欢迎，我怀疑也是白人糖爹的潮流西风东渐，为此，情色归类的twink才会发光
发亮。很多人交往的逻辑是，先把自己的外型尽量接近主流审美，再让人了解自己，喜欢上自己的内在。

我对此表示怀疑。在这个前提下，健身族群理所当然比较骄傲，我可以想像K发现自己被当成Hi Hello Gay的恼怒，是啊，Hello这个词根本不在他们的字典
里，岂有此理。也可能有，但它的用法一定是，等待对方的Hello，重复即可，切莫先开口。

我绝非在怪责那一位主持人，要认定是她的节目把同志群体改造了。她和节目的幕后团队只是投机地选择了那一种最能激起当地民众反应的处世哲学，其中
与同志群体埋藏的毒素不谋而合。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她在节目上这些为求效果也的确影响了他们。话说回来，如果她没有选择那样的路线和形象，某一个
世代的同志可能不会那样鄙视说Hello的人。

同志总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等待挑选的商品，但又时刻希望自己在互相挑选的过程中不要落了下风，于是谁先hello就变成了一道难关。



同志酒吧内的男士们。摄：林振东/端传媒

S就是爱看那个节目的人，他外型颇优，社交平台上每发照片都不少按赞和回覆。他近期一个主要的心结，我已见他讲过好几次，参与聊天的也都是如他那
样条件的同志。S很容易认识到符合他条件的对象，不过近来有好几位，虽然明示暗示对他有兴趣，想要发展。结果后来都没有下文。他傲娇地问，这些人
都是怎么了。

我第二次听到时，不知为何EQ暴跌，开口问S，那你后来有主动联络对方吗？S面无表情地将话题转移了。直到下一次他再跟别人提及，而对方也表示同
感，我看到他们的神态才恍然大悟，S并不是真的在乎那一两个具体的人，他懊恼的是，那些好感没有变成实质的追求。他明明是占上风的那位，当然也就
不会主动去Hello，如同他们喜爱的那位女艺人，他们不能输。如果对方主动，他们就会视心情去约一两次会，能不能发展也不重要。他们是那种从来也不缺
乏暧昧对象，却又总在网路上发po说自己没人喜欢的人。我想比起开始一段关系，他们更想用那些po，引人前赴后继地来接近。我当然不敢预言S的傲慢和
自恋会没有感情结果，毕竟他是真的有外型条件。

什么都想要？

另一个从不“低头”的案例是L。只要我打招呼而他在线，他就会甜言蜜语，但他从来没有主动问我在做什么。他没有一次不说很喜欢我，却从来也不主动说出
什么实际的东西。有一次我知道他的休息日在周六，便直接约他吃饭看电影。他已读之后消失了。两个星期之后才姗姗来迟的道歉。当然之后我也就再也没
有理会他了。

我不怪L。我想他只是卡在犹豫不决的位置，可犹豫不决他选择用逃避来处理并不是办法，他无法说明自己需要的是不是只是一段隔着网路聊天的关系，又不
想断绝任何肉体和情绪收获的可能。

蔑视主动打招呼的人，他们往往又什么都想要。比如，当他自己没有任何需要的时候，便假装不在，联络不到；甚至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不想示弱开口，他
们要的是恰好你们都同时需索，你开口，他正好。然后再发生什么，之后再消失。这比有需要就找你，然后再消失糟糕一万倍。

纯粹的性关系，一对一的专属浪漫关系，不见得要分出高下，不过无论哪一种常常被研议成一方不尊重另一方的状况。最糟糕，又最被奉为圣经的，就是那
种“博弈”式的相处之道，耍心机，要面子，不能输。任何一种浪漫关系里都不难见到。

在这个语境下的Hi Hello Gay，不就是那个更想要努力推动关系的人吗？K的气馁，可能也有一部分源自于那种被人推到灯光下的感觉。他明明只是表达好
感，想要和对方有进一步发展，却被对方的优越感“霸凌”了。出于实用主义，大家都争着不被推出去，在二人关系中，自然是另一位变成集体注视下的“弱
者”。“博弈”在异性恋世界中也有，在同志群体却更为赤裸。异性恋世界肯定不会以“主动”为耻，不过可能在性别上有不公之处。那种背后推你一把的感觉，
实在难过。你无法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吸引对方，他对我的欲望竟然连主动开口都做不到，这想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一个Hi Hello Gay的救赎

前阵子我有试过一两次专注的约会，和另一个人向着情侣发展。在那个状况下，在对方面前，我突然羞于表达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让对方认识自己。似乎我
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好好整理自己。那个模样的自己，我不想给另一个人认识。



也正是因为这样吧，我才需要很多不同的部分亲密关系。每当我自己有一个缺口，我就想到他们其中的一位，去say hello。毕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自然没
有谁是应该为你出现的。当对方不在或者忙于其他事，我就试着再去找另一个人，一直到心里的空缺被暂时填满为止。这种需要有时候是身体上的，有时候
是情绪上的。它是恰好的双向慰借，有时候甚至不是告诉对方自己正在遭遇的可怕的事，顾左右而言他，讲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日常，似乎就过得去了。

不停的Hello，就是源于空缺吧。我检讨自己时，也深知那种“非你不可”，“只有你才是我的救赎”的浪漫关系带来压力。M的消失并没有不合理，他或许就是
不堪这种压力的百万人之一。无论发生过什么，约会和约炮场域，大家还是根本的陌生人。

平等的相处关系，在一对一以外真的做不到吗？还是说凡事总有特例？

E和我认识时是单身，不久就有了男友。他和我持续聊天和见面，有时候也有一些亲密的接触。E从不会无故消失，我们的互动总是有来有往。他表达想念，
遇到我生病时，还会仔细询问，推荐自己觉得好的医生，和他拥抱时，明显感觉到他对我身体的喜爱，同时他又恰好到处地表明，并不是要我取代或者顶替
他男友的位置。我们的接触设定了底线，他会喊停。从他的Instagram，看到他和男友的亲密，确实也远超过我能带给他的。我绝非要替代他的男友，如前
所说，我并不想成为那个背负专属于他的包袱。

所以，我们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朋友关系。既不是炮友，却又超越了朋友。尽管，我至今也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却觉得他很尊重我。情感上的互相满足，
并不塞给对方义务，诚实地讲出自己能付出和期望得到的，没有金钱纠葛。他从未把我当成一个物品，也从没对我倒过情绪垃圾。在他面前，我清楚知道自
己并不是一个所谓的Hi Hello Gay，我只是期待一个公平公道的约会对象。

悲哀的是，我并不觉得这是应该开心或为之感动的事，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好感，做到这些不是应份吗？哪怕我们真的是要寻找一个性伴，也不想要高
潮结束之后，对方就一脚把自己踢下床吧？倒是也听说，越来越多人会用各种方法赶人走。我在想从容安排约炮难道也如此难了吗？每个人不想为对方付出
哪怕多一秒钟。

有一位台湾的男伴教会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做爱结束之后，明明应该是“圣人模式”。但他每次都带着亲密的感觉，又很认真对我说谢谢，“谢谢你，刚才好开心。”然后他就腼腆地笑起来。在那一刻，
我就觉得，任何一种好的亲密关系都不应该让对方自我厌憎，它不需让人说出原本极度正常的Hello而觉得被逼迫或者低人一等，它应该让你获得肯定，赞扬
及感谢，增添自信。在关系里相处的对方是一个活人，而不是姿态或面子。

那或许就是我得到救赎的片刻。

＃LGBTQ议题＃开放关系＃爱欲录＃LGBTQ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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